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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
辽上京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2011年至
今，辽上京考古队持续对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极大推动了辽上京形制
布局和历史沿革的研究。

见证民族融合的实物载体

13年，考古队陆续发掘了15处遗址，初

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形制布局和东

向轴线，出土泥塑佛教造像、契丹文碑片等

珍贵文物 2 万余件，初步建立了瓦当等建

筑构件和瓷器的编年，取得了瞩目的重要学

术成果。辽上京这座古老皇都的城址布局和

当时的社会形态，逐渐清晰呈现在世人面

前。

董新林认为，辽代占据历史舞台200余

年，与五代和北宋并存，辽上京遗址是见证

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实物载体，其蕴

含的丰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信息，一直广

受关注。可以说，辽金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

是厘清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关

键节点，增进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

展的认识。

辽上京皇城和汉城并存的双城制平面

布局，开创了唐代以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

一种新模式。北城居住的是契丹皇帝和贵

族，南城是汉人和商人居地。辽上京“日”字

形和“回”字形结合的城市规划中，既体现了

契丹游牧民族“因俗而治”观念，又突出了汉

族农耕文明“皇权至上”思想，是中国古代都

城规划思想的创新，对金、元、清朝都城营建

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古代都城

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辽代尊崇儒家，吸纳、尊重中原文化，生

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据

《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

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从

考古可见，辽代在宫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

西朝东”传统的同时，也吸纳、尊重中原传

统，像南部的孔庙、国子监这些建筑，没有改

变它们“坐北朝南”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作为辽代首都，辽上京不仅是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还是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和

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北亚

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对“草原丝绸之

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辽代以辽

上京为中心，极大促进了南北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推动实现了草原游牧地区与中原农

耕地区南北文化的高度融合。

考古工作如同穿过历史长河，描摹人类

的过去，呈现文明发展交融的过程。辽上京

遗址发掘，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契丹和辽代之

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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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辽上京神秘面纱

被发现的皇都

从金末元初被废弃

后，辽上京遗址逐渐淡

出世人视野。直到清道

光年间，才被地理学家

张穆等人重新发现并考

证。20世纪上半叶，外国

人在辽上京遗址进行了

一 系 列 调 查 和 盗 掘 。

1961 年，辽上京遗址被

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62年，为配合全国

重点文物单位的大遗址

保护工作，内蒙古考古

工作者对遗址进行考古

钻探和试掘。此后，又陆

续多次开展考古调查、

钻探和试掘工作，但考

古发现较为有限，相关

研究也不够深入。多年

来，辽上京遗址一直缺

乏有计划的大规模考古

发掘，考古工作基础比

较薄弱。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巴林左旗城区扩

展，亟待对遗址开展科

学的考古发掘。201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

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

队，开始对遗址进行全

面勘测和有计划的考古

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汉唐

考古研究室主任、内蒙古

第二工作队队长董新林，

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

和研究，其最为重要的田

野考古工作就是作为考

古领队于 2007~2010 年

主持发掘巴林左旗辽祖

陵遗址以及 2011 年至

今，主持发掘辽上京遗

址，都取得令人瞩目的重

要成果，得到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

13年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

在董新林的带领下，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进行了规划30年的考古

发掘。10 余年的发掘，剥茧抽丝般地展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灿烂文明。

2011 年，考古队首先对辽上京皇城西门——乾德门遗址进行大规模的

考古发掘，理清乾德门形制结构和历史沿革。

2012年，考古队发掘了西山坡三座建筑基址，确认这里是一处辽代

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遗址。北院的三座六边形塔基，出土了泥塑

罗汉像等珍贵遗物。确认西山坡遗址性质，对认识辽上京的布局具有重

要意义，该项考古发掘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起，考古队开始对皇城遗址进行全面钻探，并将学术目标确

定在对辽上京宫城规模的确认和形制布局的探寻上。2013~2014年，考古

队确认了辽上京宫城四面城墙和宫城西门遗址。宫城形制规模的确认，

是辽上京考古的又一重大进展。

2015年，考古队发现辽上京皇城东门是一门三道的过梁式城门，宫

城东门是一门三道形制的殿堂式城门，一门三道规制是当时历史时期帝

都的城门规制。

2016年，考古队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并试掘了东门大

街和宫城东向轴线上的二号院落遗址，初步确定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存在

东向轴线，这是辽上京考古的又一重大成果。

2017~2019年，考古队陆续发掘宫城内东向轴线上制高点——最西端

自然高地上的两座建筑基址、宫城内西北部长方形排房建筑址、宫城中北

部宫殿址等，对辽代宫殿址的形制结构和辽金沿革情况有了深入把握。

2020~2021年，考古队又持续发掘了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的

南侧院落遗址，确定该处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辽朝皇家寺院，

这是国内考古发掘可见的保存最为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遗址，塔殿并列

的寺院格局弥补了辽金佛寺发掘资料方面的空白。

2022年，考古发掘了辽上京皇城西南部建筑基址，这是首次在皇城

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是一处建筑体量庞大的皇家建置，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23年，考古队继续在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遗址进行挖掘，发

现一组大型建筑遗址群……

做讲座的董新林做讲座的董新林（（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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